
千年古刹东山寺

▲ 范翔宇

“万壑松门昼不关，天开佛界别人间。菩提老树迷孤寺，明镜高台接远山。”“清声嘹亮鸣蝉

静，枯坐跏趺老纳间。镇日论诗频击钵，白云深处不思还。”这就是古代诗人笔下的三廉古刹东山

寺。

东山寺是珠乡历史最悠久的寺庙，其前身原是南越王赵佗的行宫，南越王国存世时间为前 206

－前 111 年，据此，东山寺的故址赵佗行宫的建成存世要比合浦建郡早几十年。

东山寺建于晋代，原名灵觉寺。到了宋代，有一个名叫宝山成的禅师路过珠乡，他看到灵觉

寺遗址周边有还珠岭，岭下有还珠亭，亭旁有孟太守祠、孟尝风流坊和孟尝衣冠冢等历史名胜，

于是就在珠城住下，化缘募捐重建灵觉寺，并改名为“东山寺”。此后，历明、清各朝，几经重建

扩修，成为钦廉雷琼上下四府知名的寺庙。

来到东山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门殿。抬眼望去，新建的山门殿凝重庄严中透出佛理禅机，

使人顿然产生了敬慎之情。这主要是因镶嵌在殿大门两边的对联而引发的。这副对联是：

宝花飞上界；

灵鹫起东山。

对联上面的铭文，刻上了道光乙已仲夏“香山鲍俊书”的字样。道光乙巳年即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如此算来，这副联匾距今已有 160 多年。鲍俊(1797－1851)，珠海香山场人，是晚清

岭南著名诗人、书画名家，被称为“岭南大才子”，为香山文坛领袖。曾任廉州海门书院山长。道

光二年中举人，次年取进士，其殿试试卷在进呈给道光皇帝御阅的十本之内，道光皇帝御批“书

法冠场”，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山西司主事，官阶六品。道光十一年(1831 年)四月辞官归粤，

定居广州。据史籍记载，这副对联原来是嵌在山门两边的，东山寺被损毁后，幸得民间人士收藏，

重建山门殿时，就把这副联匾嵌在了大门上，增添了大殿的肃然气氛。

山门门额上的“东山寺”三字，原为进士喻俊所书，字体浑厚苍劲。山门的门楣上，原有周

叔逵题篆“海角第一峰”。周叔逵是明永乐科三甲八名进士，后任监察御史。门内横额原有“三廉

古刹”匾，也是海门书院山长香山鲍俊所书。山门殿内两侧分塑四大金刚，即护世四大天王，分

管四方。依次是东方持国天王，脸白色，手执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脸蓝色，手持宝剑；西方广

目天王，脸红色，手执绢索；北方多闻天王，脸黄色，手持宝伞。这四大金刚是重建山门殿时，

由一名女信士所捐资塑造。

第二进为金刚殿，走进殿内，最吸引人的是大殿的脊梁，上面的铭文告诉每一个礼拜者，这

条脊梁是咸丰十一年（1861 年）重修大殿时使用的。铭文上还记有知府哈兴阿、营游击文通、知

县沈骏选偕官绅同修的字样，从中可知，当时的廉州知府是旗人。

第三进为大雄宝殿。这是全寺的主体建筑，结构精致。原殿由十六条格木柱支撑整个建筑，

为宋代建筑风格。大雄宝殿的中央，礼请了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弟子阿难，迦叶的法座。整座佛像

庄严雄伟，面容丰腴，神态庄重，形态逼真，佛祖造型神态安详，面容丰满慈祥，一副广度众生



的气度，在众神的护卫中至高无上。与佛祖的庄严慈祥相反，大殿两侧的十六罗汉却一个个各展

神形，嬉笑怒目，或蹲或坐，或跪或睡，有闭目养神者，有抱膝沉思者，有老态聋钟者，有傲气

十足者，就是这些年龄不同，经历各异，性情截然的混世神侠们，一入佛门，皈依佛法，俱能勤

加修炼，进入至高境界。

走出大雄宝殿，隐隐传来了念经礼佛的口号，循声寻迹，是僧人在观音殿做晚课。东山寺晚

课是最有特色的“规定动作”，不但有寺中僧人，也有俗家弟子，善男信女，济济一堂。经鼓禅钟

震荡，佛号诵韵悠扬。观音殿是东山寺内目前功能最齐全的建筑，金碧辉煌的大殿内，观音大士

盘膝闭目拈花坐于莲花座上，金身辉煌，姿态端庄，庄严慈祥，尽显普度众生法相。观音殿两侧

的碑廊，铭刻着历次修建东山寺捐资者的名册，其中也有清末抗法名将冯予材等著名历史人物的

名字。从碑廊中可以了解到。当年的东山寺是钦州、北海、合浦、乾江等地共奉的寺庙。由此可

见东山寺佛缘深厚，意境精妙，气派超凡，警世脱俗，幽雅辟尘，名声显于三廉，功德广播八属，

为历代历朝名人雅士，官宦谪臣、居士僧侣探胜寻踪，抒怀寄情，问禅悟道、归依佛缘之所。

达摩“即事多欣”题词。东山寺原藏有一铭文“即事多欣”的石碑，相传达摩到了合浦后，

来到灵觉寺参观访问。在参观访问中，达摩详细聆听了主持介绍灵觉寺是在南越王赵佗行宫的故

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灵觉寺建成后出现的灵钟斗金龙、白虎听经等灵异之象后，非常高兴，他

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远渡重洋“泛三重寒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能够在合浦见到有如此深厚

佛缘，规模如此宏大的寺院，使自己产生了如同回到故国佛境的感觉。于是挥笔写下了“即事多

欣”四字。意即能够在合浦与大家一起，又一次了解佛教的精妙理义，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达摩离开合浦后，东山寺住持便将“即事多欣”制成匾额悬挂于禅房之中，还精心描绘了达摩的

画像与“即事多欣”匾额一起悬挂。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重修东山寺时，寺中住持又把达摩画像刻

于石碑上，并取名为“达摩讲经图”。“达摩讲经图”、石刻像到了清代为个人收藏而不知所踪。

苏东坡东山寺访禅。苏东坡一生豪放，即使是下半生历尽流放之苦，仍然高歌“九死蛮荒吾

不悔”。他曾自言不信佛，甚至戏改《观音咒》寻趣。但他获赦北归，量移廉州（即在廉州等候任

命）期间，却与东山寺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天，他知道城府北隅有东山寺之后，即去探访并和

寺中的僧人愈上人结下了友谊。一次，东坡又往东山寺访愈上人，但愈上人不在家，只在墙壁上

留下了一句题诗“闲伴孤云自在飞”。苏东坡见句，正好与自己渡海到徐闻所写的《夜雨宿净行院》

诗中的“芒鞋不踏名利场”句相对。因此，即兴在墙壁上题写了《戏和合浦僧》以和：“孤云出岫

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年归。”苏东坡在诗中重申了“芒鞋不踏

名利场”，“孤云出岫岂求伴”的不改情怀，也借用唐僧西行的典故来表达要和愈上人谈经论禅的

意愿。

苏东坡虽然没有再见愈上人，却在东山寺结识了一个修佛的老人苏佛儿，当时已经 82 岁了，

但仍然精神十足，双目炯然，还保持着童子之身。苏佛儿告诉苏东坡，他 12岁便斋居修行，一直

没有结婚。他在兄弟三人中排末位，兄弟三人皆持戒礼佛，长兄 92 岁，二哥 90 岁。苏东坡与之

谈起人生的生死观时和“即心是佛”的感悟时，苏佛儿颇有独到的见解，让苏东坡进一步增强了

对佛教的兴趣。当苏东坡离开合浦到达常州时，昔日朋友设宴招待，谈兴间问及苏东坡的感受，

苏东坡回答：“此心安处即吾乡。”苏东坡后来把廉州客居时到东山寺访禅及遇苏佛儿的经历写入



了《东坡志林》一书，广为流传。

东山寺灵钟传奇。东山寺除规模宏大之外，最具特色的还有寺内的大铜钟，此钟不但规模上

在岭南居首位，而且还有灵性，相传此钟曾得到路过合浦的高僧大师点化。每当钟声敲响，震荡

十里。此钟的不同凡响之处，还在于它能飞出寺外，与龙相斗，此传奇发生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

－1118)。

却说有一天，东山寺的小和尚释觉道清晨打扫寺院时，发现寺院里悬挂的铜钟全身湿淋淋的，

好像是刚从水中捞起来一样。释觉道是专门负责打扫寺院门，每天都是他起床最早，打扫完庭院

之后，又去抹擦钟身。释觉道开始以为有哪个行善之人来抹钟积福，也不大在意。可是，随后几

天都是如此，释觉道心中好生奇怪，为此专门起了个大早，想看个明白。谁知来到悬钟处，钟已

不见形迹。惊异间抬头搜寻，只见铜钟悬于半空，钟身上的水珠尚滴个不停。眨眼间，钟已回到

原处，恢复原状。释觉道急忙将此奇异之象告诉寺中住持，住持决定率众僧跟踪此钟前往了解情

况。

入夜，此钟又如往常般向西南方向飞去。住持等急忙循影追去，来到江湾渡口时，顿被眼前

的景象呆住了，原来灵觉寺的铜钟正和江湾中的五爪金龙激烈搏斗，时而腾跃波中，时而盘旋半

空，搅得水柱冲天，云雾翻滚，龙角与铜钟相撞发出的震响和惊涛翻腾的波浪吼声混在一起，有

如雷声阵阵滚过。铜钟与金龙相斗百余回合仍然难分胜负，至天边初见曙色，钟、龙便停止争斗，

各归其位。住持见状后，知此钟有灵性，便广寻化解钟、龙相斗之法。

一日，有一高僧到寺中投宿，住持便把钟、龙相斗之事告之。高僧到钟前一看，当即指示住

持把钟顶上所铸的双龙头上的角去掉，即可化解钟、龙之斗。住持遵高僧指示去掉了钟顶龙角之

后，此钟果然不复夜飞江湾与金龙相斗了。住持问高僧此是何故，高僧答说：这是因为钟顶所铸

的双龙长期以来得灵觉寺香火薰孕已有灵性，可化龙身，因此有钟、龙之斗。高僧还告诉住持，

寺中的铜钟属金，江湾的金龙属木，这金、木相斗，是因战乱之象频生所致。高僧临别前还送给

住持一卷经书，嘱多诵佛经护祜一方平安。此后，灵觉寺因铜钟、金龙之斗名声远播，香火鼎盛，

千秋佛缘宏开。后人因此把钟、龙相斗的江湾称为钟湾，今西门江上游石湾镇有钟湾地名即是。

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其所著的《广东新语》中，也记有灵觉寺铜钟斗金龙之事。历代诗家文人、

经典史籍均记述有灵觉寺钟铜传奇。

东山寺虎迹石。据旧《合浦县志·史迹》记载，东山寺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是由 16 条格木

大柱支撑着整个大殿的，大殿内不但供奉有 5 米高的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弟子阿难和迦叶雕像，还

有十八罗汉塑像，佛像都是施之金粉，涂以矿物颜料，色泽鲜艳，甚为庄严壮观。大殿的楼头更

是绘画刻花，雕龙描凤，非常精致。最传神的还有一幅白虎图案。据民间传说，诚心向善者，来

到白虎图前，顿觉精神倍增。做了亏心事者，来到白虎图前，就有惊悚之感。因此，乡民发誓之

时，也称：够胆就去东山寺白虎前发誓。

却说有一天黄昏，正当众僧专心晚课之际，殿楼上的白虎画像突然晃动起来，接着便有一道

白光洒于大殿后面。开始众僧以为是烛光摇动，闪影所致，但由此之后，这种景象就天天出现。

只要晚课进行间，白虎画像的白光就会落于大殿之后。主持僧人感到奇怪，决定探个究竟。于是

就安排一小僧隐于一旁观测。正当晚课进行间，白光落处，居然化成了一只白虎。这只白虎与殿



楼上画的白虎一模一样。只见白虎伏于殿后的窗下，双目微睁，半睡半醒间也似在听众僧念佛。

小僧见状忙走到殿楼细看，殿楼上的白虎画像竟然不见了。直到晚课结束时，白虎再化作白光飞

回殿楼。小僧将此奇事告知主持，主持派人继续观察，天天如是。

接着下来，更奇异的事情又出现。每当晚课，白虎走出图画听禅时，不但只有画中的白虎，

山上的老虎也陆续地走在一起，伏于殿后听禅。到了半夜时分，在白虎的带领下，这些老虎一只

接一只地走进殿堂，一起拜佛像。东山寺白虎化幻听禅，率领众老虎参拜佛像的传奇，一时间传

遍了三廉八属，各地居士信众不远千里，也专程赶来一睹此间奇景。

东山寺的这一奇景，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惊叹赞赏的同时，也引起了某些恶僧的妒忌，蓄谋破

坏，他们趁白虎从画中走下来听禅之时，用法术将白虎变成了一块大石。后来人们便把此石称之

为“虎迹石”，此事引起后世文人墨客的无限咏叹：“禅径悠悠松菊静，梵音寂寂虎龙降。”千百年

间，东山寺屡遭兴废，虎迹石也荡然无存。

合浦东山寺是佛教海路南传通道中，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重要见证和成果。东山寺在其建

成后的 1700 年间，佛教在中国屡经大起大落，许多佛教寺庙也随之“变色”。也就是说，或融入

本土被本土宗教、本土文化而同化，或中西合璧成为佛道合一，佛儒合一，佛道儒同归一体的中

国佛教，这是中国文化兼济包容，具有巨大的融合再生能力的表现。合浦东山寺却能始终保持着

佛教的单一本色，而在周边佛教寺庙的“变脸潮”中独树一帜并以“三廉古刹”的地位形成龙头，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